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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一
七
年

(
丹
麥
)
卡
爾
·
傑
洛
拉
普

(Karl 

Adolph 

Gjellerup) 

(丹
麥
)
亨
利
克
·
龐
陀
皮
丹

(Henrik 

Pontoppidan) 
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已
經
進
入
第
三
個
年

頭
，
可
是
仍
然
極
爲
熾
烈
。
經
過
凡
爾
登
那
場
慘
烈
的
廝
殺

之
後

，
敵
對
的
雙
方
對
於
大
規
模
的
屠
殺
均
已
感
到
木
然
，

於
是
戰
車
更
形
慘
酷
，
戰
線
也
就
隨
著
拉
長
l
l
·

現
在
，
被

戰
火
波
及
的
地
區
已
不
再
侷
限
於
佛
斯

(
V
a
u
x
)及
杜
奧

蒙

(
D
o
u
a
u
m
o
n
t
)

四
周
的
據
點
了
。
二
月
，

德
國
全
面

展
開
潛
艇
戰
爭
，
結
果
迫
使
美
國
參
載
。
俄
國
方
面
，
沙
皇

的
帝
國
崩
潰
了
。
彼
得
格
勒
「
二
月
革
命
」
的
過
程
有
如

暴

花
一
視
：
以
沙
皇
之
遜
位
揭
開
序
幕
，
而
以
十
月
之
共
齒
恋

權
收
場
(
註
)
o
不
邱
瓦
從
那
個
角
度
看
過
去
,
歐
洲
的
上
空

(
註
)
二
月
革
命
：
－
九
一
七
年
二
月
，
克
林
斯
基
(

Alexander 

K
e
r
e
n
s
k
y
)
等
人
推
翻
沙
皇
，

建
立
「
俄
羅
斯
共
和
國
」

°
是
年
十
月
，
共
黨
份

子
恋
得
政
權
，
於
是
這
個
誕
生
沒
多
久
的
民
主
政

體
遂
遽
爾
夭
折
。

8 

王
鴻
仁
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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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宜
是
一
片
愁
雲
慘
霧
。

在
這
樣
的
時
刻
中
頒
發
諾
貝
頭
文
學
奬
，
似
乎
不
很
適

宜
。
遴
選
得
奬
人
的
工
作
在
以
前
確
箕
是
很
光
榮
的
，
而
現

在
却
變
成
了
一
項
沉
重
的
負
擔
，
一
件
亳
不
惹
眼
的
工
作
。

這
個
世
界
正
在
上
演
一
齣
最
大
規
模
的
戱
劇
，
斯
德
哥
爾
摩

這
齣
小
戱
根
本
無
人
關
心

。
因
此
，

這
幾
年
一
直
沒
有
舉
行

頒
獎
典
禮
。

除
了
上
述
的
原
因
之
外
，
一
些
政
治
上
的
因
素
也
不
容

忽
視
。
瑞
典
覺
得
自
己
必
須
堅
守
中
立
。
可
是
，

甚
至
連
這

種
「
姿
態
」
也
都
不
很
保
險
。
就
是
最
樂
覲
的
人
也
看
得
出

來
：
喘
典
的
中
立
是
十
分
脆
弱
的
。
瑞
典
在
波
羅
的
海
的
海

岸
線
和
德
國
相
鄰
，
同
時
她
和
德
國
的
關
係
素
稱
和
睦
。
這

兩
件
事
實
造
成
了
璃
典
與
協
約
國
之
間
的
緊
張
局
勢
。
協
約

國
對
端
典
的
政
策
十
分
猜
忌
。
這
種
猜
忌
竟
使
瑞
典
政
府
在

三
月
間
發
生
了
一
次
重
大
的
危
機
。
瑞
典
朝
野
已
經
呃
噁
發

現
：

「
保
持
中
立
」
和
「
一
味
牽
就
好
戰
成
性
的
德
國
」
是

截
然
不
同
的
兩
囘
事
。
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璀
典
的
態
度
略
略
偏
向
德
國
，
因
此
法

國
和
英
國
那
年
都
沒
有
提
名
諾
貝
爾
候
選
人
。
德
國
只
推
煎

一
名
他
們
自
己
的
作
家
，
一
穎
「
文
壇
的
次
等
星
」
l
l

保

羅
·
厄
恩
斯
志
(
P
au
l
E
r
n
s
t
)。這
種
冷
淡
的
態
度
使

瑞
典
學
院
大
感
狼
狽
，
於
是
喘
典
學
院
開
始
苦
思
對
策
，
以

求
「
體
面
地
」
逃
離
這
個
窘
境
。

一
九
一
四
年
十
二
月
，
丹
麥
、
挪
威
和
瑞
典
這
三
個
中

立
圈
的
國
王
曾
經
在
馬
頭
莫

(
M
al
m
o)

聚
會
。
這
三
位

君
主
的
聚
會
象
徵
著
這
三
個
偏
遠
國
度
的
一
次
新
的
團
結
。

它
並
且
顯
示
出
，
以
前
瀰
漫
在
北
歐
地
區
的
爭
執
現
在
已
經

煙
消
雲
散
了
。
它
甚
至
還
平
息
了
一
九

0
五
年
喘
、
挪
分
治

所
激
起
的
餘
波
。
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這
三
位
國
王
再
度
在
克
利
斯
契
愛
尼
亞

(
譯
註
：

卽
挪
京
奧
斯
陸
之
古
名
)
聚
首
。
這
是
一
次
相
當

著
名
的
會
議
。
三
個
國
家
都
樂
於
挑

手
合
作
，
同
時
也
都
同

意
在
危
急
時
互
相
援
助
。
三
個
國
家
的
人
民
比
以
前
更
深
切

地
體
會
到
自
己
是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人
。
由
於
這
個
原
因
，
喘

典
學
院
終
於
將
一
九
一
七
年
的
文
學
奬
頒
給
了
兩
位
丹
麥
作

家.. 
傑
洛
拉
普
和
龐
陀
皮
丹
。

傑
洛
拉
普
曾
在
德
國
攻
諮
哲
學
，
因
此
他
具
有
一
種
強

烈
的
德
國
氣
質
。
他
從
一
八
九
二
年
起
便
一
直
住
在
德
國
的

,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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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erner 

von 

Heidenstam) 

徳
勒
斯
登
。
他
的
書
在
德
國
流
傳
極
廣

J。
龐
陀
皮
丹
和
傑
洛

拉
普
都
是
紹
繼
布
蘭
德
逍
緒
的
年
輕
一
代
的
作
家
。

現
在
問
題
發
生
了
：
奬
金
該
不
該
同
時
頒
發
給
兩
個
人

呢
？
在
一
些
院
士
眼
中
，
這
是
一
件
非
常
討
厭
的
事
情
，
這

是
一
項
難
以
忍
受
的

「
折
衷
措
旋
」
。
因
爲
亞
勒
弗
烈
·
諾

貝
爾
曾
罷
在
他
的
沮
囑
中
表
示
：
他
的
錢
應
該
用
來
維
持
得

奬
人
的
生
活
，
而
不
是
「
小
費
」
。
部
份
院
士
認
爲
應
該
將

奬
金
悉
數
頒
給
傑
洛
拉
普
。
當
他
們
的
建
議
被
否
決
時
，
他

們
自
然
感
到
異
常
失
望
。
另
一
些
人
指
出
，
這
種
平
分
法
很

恰
當
，
很
合
理
，
很
合
乎
「
文
學
公
道
」
，
後
世
必
然
會
讚

揚
這
個
做
法
。
可
是
事
賀
上
傑
洛
拉
普
和
龐
陀
皮
丹
都
沒
有

(
瑞
典
)
佛
納
·
馮
·
海
登
斯
坦

「
對
得
奬
人
而
言
，
諾
貝
爾
奬
確
宴
是
一
件
好
東
西
。

不
過
，
它
們
還
有
一
項
附
帶
的
功
用
：

誰
人
們
注
意
一
些
他

一
九
一
六
年

這
麼
長
遠
的
重
要
性
。
我
們
只
能
說
：
這
種
「
對
分
法
」
是

一
項
必
要
的
措
施
，
因
爲
在
那
種
微
妙
的
情
況
下
，
唯
有
這

樣
做
才
能
皆
大
歡
喜
。

就
這
樣
，
當
瑞
典
學
院
於
一
九
一
七
年
十
一
月
八
日
召

開
全
體
大
會
時
，
它
決
定
同
時
頒
奬
紿
傑
洛
拉
普
和
龐
陀
皮

丹
。

傑
洛
拉
普
獲
奬
的
理
由
是
：
「
由
於
他
多
樣
而
豐
富
的

詩
作
，
因
爲
它
們
蘊
涵
高
超
的
理
想
。
」

龐
陀
皮
丹
獲
奬
的
理
由
更
爲
簡
單
明
瞭
：
「
由
於
他
對

當
前
丹
麥
生
活
的
忠
箕
描
繪
。
」

們
不
認
識
，
然
而
却
值
得
記
住
的
名
字
。
」
法
國
評
論
家
保

羅
·
吉
尼
斯
提
於

一
九
O
八
年
在
一
份
叫

「
小
馬
究
人
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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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誌
上
寫
道
：
「
雖
然
我
們
確
賀
是
好
奇
得
有
些
過
火
，
不

過
最
近
的
一
些
小
困
援
已
經
提
醒
我
們
：
亞
勒
弗
烈
·
諾
貝

爾
在
他
的
遣
囑
中
指
定
瑞
典
學
院
擔
任
知
識
界
的
『
裁
判
官

』
，
而
這
位
裁
判
官
所
選
的
多
半
是
些
我
們
不
挺
熟
悉
的
人

物
。
這
是
諾
貝
爾
奬
的
一
項
重
要
功
能
，
因
爲
當
一
些
我
們

連
名
字
都
沒
有
聽
過
的
作
家
或
科
學
家
突
然
冒
出
來
領
獎
時

，
我
們
難
免
要
問
：
這
個
作
家
或
那
個
科
學
家
究
竟
是
什
麼

人
呢
？
」

易
言
之
，
諾
貝
頭
奬
已
經
變
成
一
項
全
球
通
用
的
「
文

學
敎
育
的
敎
學
工
具
」
了
。
這
種
論
調
早
在
一
九

O
九
年
便

已
形
成
：
那
年
拉
格
洛
夫
由
於
獲
得
諾
貝
纈
奬
而
成
爲
一
個

舉
世
聞
名
的
人
物
。
一
九
二
＾
年
，
這
種
論
調
再
度
出
現
了

。
當
頒
奬
的
消
息
發
佈
時
，
人
們
的
興
趣
再
度
高
漲
了
起
來

。
這
年
瑞
典
學
院
同
時
頒
發
兩
屆
的
奬
金
。
一
九
一
五
年
的

奬
金
蹄
羅
曼
·

羅
蘭
。
在
那
段
悲
慘
的
烽
火
歲
月
中
，
羅
曼

·
羅
蘭
的
名
字
廙
在
是
太
密
亮
了
；
可
是
一
九
一
六
年
的
得

奬
人
呢
？
馮
·

海
登
斯
坦
丨
—
他
究
竟
是
怎
樣
的
一
個
人
物

呢
？

十
一
月
二
十
號
，
巴
黎
一
家
叫
「
時
代
」
的
報
紙
鑒
於

大
家
對
海
登
斯
坦
過
於
陌
生
，
於
是
便
刊
載
了
一
篇
專
論
：

「
然
雖
海
登
斯
坦
在
瑞
典
國
內
有
不
少
熱
烈
的
崇
拜
者
，
可

是
我
們
必
須
承
認
，
在
瑞
典
以
外
的
任
何
國
家
，
不
管
普
通

人
或
文
藝
界
人
士
對
他
都
是
很
陌
生
的
。
端
典
學
院
就
像
變

魔
術
似
的
，
使
他
在
一
夜
之
間
成
爲

一
個
舉
世
聞
名
的
人
物

l
_
l

瑞
典
學
院
這
份
贈
禮
對
一
個
作
家

而
言
，
要
比
鉅
額
的

現
鈔
珍
責
多
了
。
」

海
登
斯
坦
有
若
干
作
品
曾
被
譯
成
法
文
，
不
過
在
熙
熙

攘
攘
的
巴
黎

「
文
市
」
中
，
它
們
早
就
被
淡
忘
了
。
一
九
－

一
年
，
他
的
「
聖
白
理
繼
朝
聖
記
」
曾
出
現
過
法
譯
本
。
那

是
一
本
歷
史
小
說
，
描
寫
中
古
時
代
一
位
著
名
的
瑞
典
聖
徒

的
事
蹟
。
如
果
我
們
再
往
前
推
溯
十
年
，
則
我
們
還
可
以
發

現
另
一
本
海
氐
著
作
的
法
譯
本
：
「
國
王
的
史
詩
」
(

-
九

0

一
出
版
)
°
那
個
法
譯
本
出
現
之
後
，
不
久
便
告
絕
版
。

這
部

「
史
詩
」
也
是
一
本
歷
史
小
說
，
描
寫
瑞
典
國
王
査
理

十
二
世
的
忠
臣
們
的
遭
遇
1

英
譯
本
就
叫
「
査
理
的
臣
民

」

(
T
h
eCharles 

M
e
n
)
。
法
譯
本
的
譯
者
叫

"
Jacques 

de 

C
o
u
s
s
a
n
g
e

"

，
這
是
一
個
筆
名
，
眞
名

爲
芭
波
·
德
·
齊
希
埃
爾

(
B
a
r
b
e
de 

Q
u
i
r
i
e
l
l
e

)
。

齊
希
埃
爾
夫
人
是
當
時
法
國
文
壇
的

一
位
著
名
人
物
；
她
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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孜
不
倦
地
向
法
國
人
介
紹
北
歐
文
學
，
而
這
本
海
登
斯
坦
的

法
譯
本
便
是
她
一
系
列
北
歐
文
學
譯
述
中
最
早
出
版
的
一
部

。
當
一
九
一
六
年
的
頒
奬
消
息
公
佈
之
後
，
許
多
人
請
她
置

評
。
她
先
在

「
辯
論
報
」
上
發
表
了
一
篇
文
章
，
一
年
之

後
又
在

「
兩
個
世
界
評
論
」
上
寫
了
一
篇
稍
闢
入
微
的
文

字
。

一
九
一
六
年
巴
黎
的
「
通
訊
報
」
同
時
列
出
兩
篇
關
於

諾
貝
爾
奬
的
文
章
，
而
兩
篇
的
立
論
恰
好
相
反
。
其
中
一
篇

是
出
自
比
埃
德
·
齊
希
埃
爾
之
手

，

題
爲
「
羅
曼
·
羅
蘭

丨
一
個

法
國
的
國
際
主
義
者
」

。
另
一
篇
題
目
爲
「
海
登

斯
坦
l

一
個
瑞
典
的
民
族
主
義
者
」
，
作
者
爲
J
a
c
q
u
e
s

de 

C
o
u
s

_

s
a
n
g
e
，
亦
卽
齊
希
埃
爾
夫
人
。
這
兩
篇

「
夫

妻
檔
評
論
」
確
典
是
在
打
對
台
戱
，
因
爲
國
際
主
義
和
民
族

主
義
的
衝
突
確
賀
是
那
個
時
代
的
特
產
。
在
那

個
痛
苦
與
流

血
的
時
代
中
，
這
種
衝
突
乃
是
「
良
心
戱
劇
」
的
素
材
，
而

且
是
一
種
用
之
不
盡
取
之
不
竭
的
素
材
。
羅
曼
·
羅
蘭
是
一

個
滿
悛
及
思
的
和
平
主
義
者
，
托
爾
斯
泰
的
門
徒
，
高
擧
着

理
想
主
義
的
臨
旗
丨
_

然
而
這
面
覈
旗
不
久
就
要
被
反
對
者

踐
踏
丶
沾
污
，

甚
至
拋
入
血
渠
中

。
海
登
斯
坦
則
是
一
個
勤

王
的
死
士
，
邁
蒞
莊
嚴
的
脾
步
，
擺
出
一
副
中
立
的
臉
孔
，

帶
着
一
種
毋
需
有
的
決
死
神
情
l

丨

因
爲
凡
爾
登
巨
磝
的
怒

吼
磬
和
「
紙
上
巨
礮
」
的
怒
吼
磬
迥
然
不
同
，
而
筆
下
的
載

場
也
只
不
過
是
一
種
悲
慘
的
幻
象
罷
了
。

不
錯
，
海
登
斯
坦
確
致
是
一
個
瑞
典
的
民
族
主
義
者
。

他
的
作
品
中
，
干
戈
燿
日
，

雄
壯
的
分
列
式
，
十
八
世
紀
的

古
礮
在
紙
上
怒
吼
，
査
理
十
二
世
的
王
徽
在
紙
上
閃
亮
。
雖

然
那
個
化
名
爲

J
a
c
q
u
e
s

de 

C
o
s
s
a
n
g
e

的
女
作
家
曾

仔
細
研
究
過
他
的
思
想
歷
程
，
可
是
當
她
要
向
她
的
同
胞
們

介
紹
這
位
得
奬
人
特
別
偉
大
之
處
時
，
她
仍
舊
有
一
種
無
從

落
築
之
感
。

他
是
不
是
一
個
北
極
圈
裏
的
巴
琽
斯
(M
a
u
1

rice 

Barres) 

(
註
-
)l
l
l

是
否
像
他
一
樣
，
緬
懷
祖

國
歷
史
的
光
榮
？
他
是
不
是
一
個
瑞
典
的
愛
得
蒙
·
羅
斯
當

(
註
二
)
l

—

是
否
像
他
一
樣
，
充
滿
了
迷
濛
而
誘
人
的
韻

(
註
-
)
巴
瑞
斯
是
一
位
著
名
的
法
國
小
說
家
。
他
和

海
登
斯
坦
最
大
的
不
同
是
：
巴
氏
熱
愛
祖
國
，

海

氏
則
爲
一
名
親
德
派
。

(
畦
-
)
愛
得
蒙
·

羅
斯
當
·
·

著
名
的
法
國
戱
劇
家
，

最
重
要
的
作
品
爲
「西
拉
諾
．
德
·
別
吉
拉
克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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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？
是
否
像
他
一
樣
，
是
一
個
無

法
精
確
而
合
理
地
加
以
衡

昷
的
人
？

還
有
，
人
們
要
如

何
解
釋
他
那
部
「
囪
王
的
史
詩

」
呢
？

那
本
書
的
主
角
，
査
理
十
二
世
，
鼓
舞
他
的
臣
民
爲

國
爭
光
，
可
是
却
爲
他
們
招
來
噩
運

l
|

＇
他爲
什
麼
要
借
用

l這
段
悲
慘
的
史
宴
來
宏
揚
瑞
典
的
民
族
主
義
呢
？

齊
希
埃
爾
夫
人
曾
於
一
九
一
五
年
前
往
瑞
典
遊
歷
。
這

段
期
間
海
登
斯
坦
曾
邀
請
她
到
他
鄉
下
的
家
裏
作
客
。
海
氏

爲
人
溫
文
，

相
貌
俊
美
。
他
的
側
面
輪
廓
非
常
美
，
以
「
極

能
吸
引
異
性
」
聞
名

，

因
此
他
十
分
樂
於
議
人
爲
他
拍
攝
側

面
像

。
他
的
政
治
立
場
偏
向
德
國
，

這
已
經
不
是
一
個
秘
密

了
。
後
來
他
甚
至
在
一
次
新
聞
採
訪
中
非
常
不
智

地
宣
佈
：

他
在
德
皇
威
廉
二
世
的
軍
賑
身
上
發
現
了

C
a
r
l
i
s
t
s
(
査

理
王
的
死
士
們
)
的
美
德
：
忠
貞
。
齊
希
埃
爾
夫
人
顯
然
不

清
楚
這
位
瑞
典
詩
人
的
政
治
態
度
，
所
以
她
才
用

一
種
典
型

的
愛
國
眼
光
來
撰
寫
那
篇
利
登
在
「
通
訊
報
」
的
文
章
。
她

的
結
論
如
下
：

「
我
多
麼
希
莘
海
登
斯
坦
來
這
裏
看
一
看
今
天
的
法
國

。
他
一
定
會
很
驚
訝
地
發
現
：
法
國
人
和
他
筆
下
的
瑞
典
人

在
道
德
上
是
如
此
的
相
近
。
再
沒
有
一
個
民
族
會
像
這
樣
，

徳
國
耶
拿
大
學
的
哲
學
家
倭
鏗
發
出

一
封
短
札
給
瑞
典

爲
一
個
高
貴
的
目
標
團
結
一
致
，

爲
祖
國
効
命
。
再
沒
有
一

個
國
家
會
像
這
樣
，
每
位
國
民
都
準
備
繳
牲
小
我
完
成
大
我

。
同
時
也
絕
沒
有
任
何
人
能
移
在
別
的
地
方
看
到
這
麼
堅
定

的
勇
氣
和
這
麼
偉
大
的
情
操
。
我
國
以
及
我
們
盟
國
的
土
兵

都
具
有
海
氏
筆
下
的
英
雄
所
具
有
的
許
多
特
質
。
我
們
之
問

或
許
會
有
一
些
差
異

，
可
是
我
還
是
覺
得
我
們
和
這
位
偉
大

而
高
貴
的
詩
人
十
分
相
近
，
因
爲
對
於
愛
國
心
這
件
東
西
，

我
們
的
看
法
是
一
致
的
；
對
於
一
切
足
以
激
勵
全
民
在
図
家

面
臨
存
亡
絕
控
的
關
頭
奮
起
殺
敵
的
事
物
，
我
們
的
屠
法
也

是
一
致
的
。
」

那
年
瑞
典
學
院
的
頒
奬
決
定
並
未
激
起
很
大
的
風
潮
。

交
戰
國
的
候
選
人
幾
乎
全
都
是
由
中
立
國
推
薦
的
。
譬
如
說

，

法
朗
士
和
比
利
時
的
佛
哈
倫
都
是
由
挪
威
人
提
名
的
。
亨

利
．
危
姆
士
的
推
薦
書
則
是
從
芬
蘭
寄
出
的
(
詹
姆
士
在
學

院
開
會
表
決
前
去
世
)
°
只
有
德
國
保
薦
一
位
自
己
的
侯
選

人
：
伊
利
莎
白
.. 
佛
斯
志
I

尼
采
(
E
l
i
s
a
b
e
t
h

Forster' 

N
i
e
t
z
s
c
h
e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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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院
。
他
在
信
中
宜
佈
：
他
很
同
情
學
院
的
處
境
，
因

爲
她
如
果
把
奬
金
頒
給
交
戰
國
1

不
管
是
頒
給
那
－

方
，
必
然
都
會
引
起
誤
解
。
然
而
，
要
是
學
院
因
爲
這

個
原
因
而
取
銷
這
屆
奬
金
的
話
，
他
將
感
到
遣
憾
。
他

認
爲
：
如
果
把
奬
金
頒
給
一
名
瑞
典
作
家

，
則
德
國
人

一
定
會
覺
得
很
高
興
。
他
列
了
幾
個
名
字
。
其
中
之
一

便
是
在
十
年
前
保
薦
倭
鏗
本
人
問
鼎
諾
貝
爾
獎
的
古
騰

堡
大
學
的
哲
學
家
。
海
登
斯
坦
的
名
字

也
出
現
在
倭
鏗

的
名
單
之
上
。
海
氏
的
候
選
條
件
相
當
有
利
。
他
以
前

便
已
經
被
推
薦
過
好
幾
次
，
因
此
他
擁
有
對
學
院
的
頒

奬
決
定
不
無
若
干
影
密
力
的
「
老
資
格
」
。
不
過
，
對

海
氏
獲
獎
幫
助
最
大
的
還
是

他
在
瑞
典
國
內
的
崇
高
地

位
。

表
決
會
議
於
十

一
月
九
日
那
天
舉
行
。
從
會
議
的

性
質
看
來
，
這
純
粹
是
一
次
「
璀
典
的
家
務
會
議
」
。

這
點
可
從
學
院
發
佈
的
讚
辭
中
看
出
來
丨
—

因
爲
它
並

沒
有
提
及
海
登
斯
坦
對
世
界
文
學
的
貢
獻
，
只
提
及
海

氏
在
瑞
典
文
學
的
地
位
。
學
院
頒
獎
給
他
是
爲
了
要
「

褒
揚
他
在
瑞
典
文
學
新
紀
元
中
所
佔
之
重
要
代
表
人
之

地
位
。
」

諱
位
先
生
，
請
示
通
訊
地
址
'

以
便
滙
寄
稿
費
。

梅
濟
民

李
藍

夏
箸

鄭
愁
予旗

方 「
中
國
現
代
文
學
還
拱
」

·
稿
費
待
頜
·




